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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笑安然 
◆王泳苏

（辽宁省东港市第三高级中学  辽宁东港  118300） 

冬，总是带着抛弃一切的决绝，冰透了世间万物。 
外面寒风冷冽，被吞噬一般的黑，屋内一样的温度，一样的

黑，“铃——”闹铃仅响了一声便被按断，林安笑从床上坐起来，
眼神红肿，目光呆滞，像是没睡醒，也像是一夜未睡。 

她抚摸自己的左心房，声音嘶哑：“为什么，为什么，不疼
了。” 

她如游魂一般走出卧室，打开窗户，冷风刺骨。她从窗外拿
回一杯昨晚放在外面的水。如今，已有厚厚的冰碴，双手抱住杯
壁，努力将冰捂化。她来到客厅角落的椅子上，看着手中的冰水，
不说话。 

以前，在冬天她喝的都是热牛奶呢，冰水从来都是阿浅的。 
等到手中的冰水差不多能喝时，她一饮而尽，冰冷的刺痛感，

流经喉咙，直达胃部，她不受控制地打了个寒战，然后便穿衣，
出门。 

林安笑工作的地方在很远的一家小餐馆，洗盘子。准确来说
那是她上午工作的地方，中午她要送快递，晚上她要在一家西餐
厅弹钢琴。她有一双如葱般的手，纤直细长，原本是水嫩嫩泛着
莹白色的，如今却布满了粗茧。 

安笑不穷，相反，她的钱很多，多到能买下一条人命，她只
是想体会一下从早忙到晚的滋味，那究竟有多累，有多苦，有多
疼，不过现在的安笑对这些都已经麻木了。 

半夜十二点，她又回到了那个黑暗的小屋，没有开灯，照例
倒一杯水放在窗外，神情木然地坐在角落的那把椅子上，任由思
绪将心中已结好的痂再次撕裂，鲜血淋漓。 

“安安，快起来了，将牛奶喝了，我要去上班啦！”浅然，
喝下一杯冰水让自己清醒，入口的冰刺感，让她不禁颤抖，手中
却拿着一杯温热的牛奶，走进房间。在这个五十平方米的蜗室中，
她和安笑睡在一间房里。 

“阿浅，你走吧，牛奶放着，我一会喝。”安笑将被盖过头，
显然不想起来。 

“不行，我要是走了，你肯定会在牛奶凉透了后才肯起来。
大清早的，喝凉的多伤胃。你先起来，喝完牛奶后接着睡。”浅
笑半命令半哄地将安笑从温暖的被窝中拽出来。 

“啊，阿浅，你手好凉啊！”安笑依然闭着眼。 
“快喝！”浅然将手伸进袖子里，隔着衣服扶着安笑喝牛奶，

安笑就着浅然的手喝完牛奶后，便倒下接着睡。 
“安安，吃的在冰箱里，记得吃的时候热一下，药在茶几上，

一天三次，一次都不能少，我去上班啦。”浅然一边穿着棉袄一
边说。 

“嗯。”安笑回声轻微，已进入梦乡。 
“咔哒”一声门锁上了，屋内一片寂静。 
阿浅比安安大五岁，是安安的姐姐。 
安笑回过神来，眼角一片冰凉，起身走进卧室，关门。 
同样的黑，同样的冷，同样的铃声，同样的冰水，安笑又离

开家门走向她一天中的忙碌。 
“姐姐，你弹的真好听！哇，你的手好漂亮啊！”安笑在弹

钢琴时，一个穿着公主裙的小女孩跑过来。 
“是吗？谢谢！你的手也很漂亮！”安笑脸色有些苍白地笑

道，小女孩听到夸奖后很开心，跳着回去找她的父母了。安笑低
头看着自己的手，轻声笑道：“真好看。” 

“安安的手真漂亮，皮肤又细又滑，这就是为钢琴而生的。
安安，姐姐送你去学钢琴好不好？” 

“不好”！安笑知道她们姐妹俩现在的经济状况根本不允许
她学这么奢侈的钢琴。 

“可是我们家安安的手多漂亮，不弹钢琴太可惜了。我刚好
认识一个朋友开了一家钢琴培训班，因为刚开业，收费便宜，我
又认识他，我们免费去学习也行。”浅然拉着安笑的手慢声说到。 

“这样啊，那好吧！”安笑听得心动，其实她在电视上看到
钢琴演奏时。她就爱上了那黑白键，不过她知道阿浅又多不容易，
所以她从未开口提过。如今，恰好有这样的好事，真是太幸运啦。 

安然走在回家的路上嘲讽自己当时的愚蠢，阿浅每天都在打
工，去哪认识开钢琴培训班的朋友，那不过是阿浅又多打一份工
的代价吧啦。或许自己当时已经隐约猜到了，只是不想说罢了，
因为那时真的很想弹钢琴。想到此，安笑不禁皱起眉头，越发地
讨厌着曾经的自己，那个借着先天性心脏病的由头心安理得地接
受阿浅照顾的自己。安然想，世间就没有像自己那么坏的人啦，
自己真是恶心透了！ 

推开家门，安笑在黑暗中准确地坐在沙发上，那还是阿浅花
钱从废品回收站买的呢。安笑抬头看向屋顶，那晚自己是不是也
是坐在这等阿浅回来呢？好像是的，结果等来了什么呢？一通电
话，来自医院的电话，瞬时她心脏剧烈跳动，承受不住晕了过去。
阿浅出车祸啦，那是安笑一生中最痛恨的夜晚。阿浅离开啦，而
自己却因为电话那头的护士得救了，被送到医院时，心脏衰竭，
却该死的正好有合适的心脏，于是她便活了过来，她可以像正常
人一样大哭，大笑，奔跑，可她却没啦阿浅。 

当她手术后醒来时，她被告知她有一颗健康的心脏和一大笔
钱，那是醉酒撞死阿浅的司机给的。安笑疯过，自杀过，崩溃过，
都是因为自己的无理取闹，非要让上了一天班的阿浅出去买水饺
才会出事。那么善良，那么温柔的阿浅啊，从未享受过这个世界
一天的美好，就悄无声息地离开啦。而一直活在阿浅庇护下的罪
魁祸首却因祸得福还了一个健康的心脏，得到那么多的钱，老天
真是不公平。 

在阿浅离开的一年中，安笑是在医院中度过的，她每天都在
自杀和抢救中轮回度过，安笑想浅然啦，没有阿浅，每人会在早
上让她喝牛奶，没人会叮嘱她天冷了多穿衣，没人会哄她睡觉，
没人会给她建造一个温暖的小窝，自己却独挡世间的冰寒。安笑
想去陪阿浅，却又无颜面对他。 

之后，安笑从医院出来，她决心去体会阿浅所受的苦，所遭
的罪。原来当自己在充满阳光的家中读书看电视时，阿浅的生活
是这样的黑暗，刺骨。 

今天清晨安笑起来的有些晚，当她匆忙去窗外拿冰水时路过
茶几，随意一瞥，却如同被试了咒语一般定住，茶几上俨然是一
杯牛奶，杯口冒着的热气表示它的温度，安笑的血液倒流，似乎
没了呼吸没了心跳。时间不知静止了多久，安笑只知道当她颤抖
着身子拿起牛奶时，牛奶已经变凉，被子底下有一张纸条。 

安笑眼前一片模糊，那是阿浅的字迹，阿浅的字迹非常漂亮，
就像阿浅的人一样，温和清秀，曾有一段时间安笑苦练阿浅的字。 

“安安，记得喝牛奶。” 
“啪”眼泪落下，晕染了笔画。 
“阿浅，阿浅”安笑失神地轻声念道。 
而后，安笑像疯了一样将屋子的每个角落都翻了一遍，可是

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安笑跌落在墙角，抱膝痛哭，任凭声音嘶哑，眼泪打湿衣裳。 
“阿浅，阿浅，你到底在哪里，你回来好不好，我好想你，

求你让我再看你一眼好不好，阿浅，阿浅！”愧疚感，痛苦感，
思念感化作翻涌的潮水将安笑淹没。 

安笑来到医院门前，她怀疑阿浅没有死，她要去找给阿浅做
手术的医生问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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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许恒看到眼前这个陌生女孩来找自己时，他很是诧异。 
“许医生，你好，我是林安然，是林浅然的妹妹，您还记得

她吗？” 
许恒听到他是林安然后，深色有些不自然，不敢望向林安然

略带审视的眼神。 
“林浅然啊，我记得，我很抱歉无力抢救你的姐姐的生命。” 
“您确定我姐姐死啦？”安然有些咄咄逼人。 
“什么意思？”许恒满脸疑惑。 
安然不动声色地观察许恒的表情，看样子不像是在撒谎。 
“我收到了我姐姐写给我的字条。”安然试探地说。 
许恒一脸震惊：“怎么可能，我是看着她被送进太平间的。” 
虽然许恒表现的很正常，但是安然还是不相信，她不想在感

受到希望后又经历地狱般的绝望，而对于她来说，许恒唯一能给
她救赎稻草，她必须抓住它。 

“我姐姐根本没有死，你和她一起来骗我是不是？” 
“林小姐，我很理解你，但是作为一名医生，怎么会拿这种

事情开玩笑。” 
听到许恒这样是。安然之前伪装的所有强势都已经轰塌，她

红着眼睛紧紧握住许恒的手。 
“你在骗我是不是，姐姐一定还活着，她是不是觉得我太累

赘，不要我了。”安然的眼泪顺着脸颊流到脖颈里。 
她一只手胡乱擦干眼泪：“没关系，你只要告诉我她还活着，

我一定不去打扰她，不在成为她的累赘，好不好。求求你了。” 
许恒看着已经哭得无力的女孩，不知所措，他不知道要如何

安慰她。 
“你冷静下，先告诉我你为什么会有她还活着的想法。” 
安然松开了许恒的手，平复心情后，告诉了他在家中发现牛

奶和纸条的事情。 
“你确定那是你姐姐的字迹？” 
“我确定。” 
许恒思虑了一会，对安然说：“你先回去，我弄清楚到底怎

么回事，到时候我会去家找你。” 
安然离开了，许恒陷入了沉思。 
安然回家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睡觉，她期待醒来后还能看

到阿浅的纸条。 
傍晚，安然从床上起来，枕头边是一张纸条。 
“安安，你要好好照顾好自己。” 
安然不在激动，她平静地将纸条贴在左心房，她想借助纸条

来感受阿浅的温度，安然终于笑了。 
最近安笑爱上了睡觉，因为她每次醒来都会收到一张纸条。

来自阿浅的纸条。 
这天许恒来到安笑的家，他环顾四周，不禁皱眉。 
“那个司机不是给你一笔钱吗？你怎么还住在这种地方？” 
安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 
“你知道我姐姐的消息吗？” 
“不知道，不过我有办法知道给你纸条的人是谁了。” 
“不必了。”安然立刻回答。 
“最近我一直都会收到纸条，我感受到我姐姐的存在，如果

她不想出现的话，即便这样也挺好。” 
许恒看着安笑的眼睛，他已经没有初次见面时的执拗。 
“我渴了，可以给我一杯水吗？” 
安笑笑着起身去倒水。 
许恒盯着茶几看，一直都会有纸条吗？ 
许恒离开后，安笑环顾自己的屋子，阴暗潮湿，一点都不像

阿浅在时的温暖。既然阿浅一直在我身边，那她是不是也在这所
黑暗的房子里呢？不行，我一定要让阿浅住的舒服。安笑拉开窗
帘，让阳光照射进来。通上已经搁置了三个月的暖气，她又购买
了许多可爱的小挂件，将房屋布置的温馨漂亮。这样，阿浅会很
开心吧，安笑坐在旁边，数着这些日子得到的纸条，痴痴地笑着。 

安笑改变啦，她每天会赖床，然后喝着茶几上的热牛奶，看
着杯底下的纸条，她辞掉了上午和下午的工作，每天都在西餐厅
弹琴。虽然工资不高，她却很幸福。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除了安笑偶尔会想知道那些纸条是谁写的，她甚至会想是不是阿
浅的鬼魂做的？不过安笑想，即使是鬼魂她也不怕，因为那是阿
浅，会永远陪着安笑。 

许恒又来找安笑，说是上次落下一支笔在这里。拿到后，就
匆匆离开。 

安笑奇怪，这么长时间怎么没发现有笔，不过倒也没在意。 
许恒坐在电脑前，看着屏幕的一切，深色诡然。他上次来安

笑家在茶几下面安防了一个小型监控器。他要搞明白那张纸条是
谁写的。他想应该是安笑的朋友帮忙，他甚至做好准备接受那个
林浅然的鬼魂，但结果是这样，他无力地躺在椅子上。 

他从医院出来，手里拿着的小型监控器，面容似乎结了一层
冰。从医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这样事情，他想起来心理科朋友
说的话：“也许是她太痛苦将自己逼迫成另外一个林浅然。”许恒
一针头痛，他来到江边，看着翻涌的江水，他想起他职业生涯唯
一一场还没有开工就结束的手术。 

“医生，我……” 
“你先不要说话，你摔倒了，肋骨穿刺了肺部，我马上给你

做手术。” 
“医生，请听我说好不好。”女孩疼的满头大汗去依然倔强

地握住许恒的手。 
“你不必救我”，她感觉到说出每个字都在遭受挖心的酷刑。 
“我有个妹妹，有先天性心脏病。”女孩闭着眼，脸色惨白。 
“我的血型跟她匹配，把我的心给她。” 
许恒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哪有病人会在自己生死关头还还

要把心给别人！ 
“我求求你了，还有请不要告诉她那是她姐姐的心脏。”女

孩已经意识模糊。 
“我的妹妹叫林……安……笑。”病床上的女孩没有了声息。 
许恒低头看着手中的监控器：“林浅然，就算你离开啦，你

的心还在保护林安笑，对吗？”他用力将手中那个里面只有一个
林安笑的监控器扔进了江里。 

他看着江面不知道在想什么，没有注意到身后那个纤弱颤抖
的身影…… 

 




